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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之恒又是一阵哈哈，尔后
眼瞅着唐明生。唐明生马上说：

“你弟弟，回去了吧？”徐亚男
说：“回去了。还得谢谢你小唐
书记呢。你下回去省里，我请你
喝酒。”唐明生说：“谢啥。回去
就好。”往下，薛之恒说：“对，
以后有事就找小唐。”接着又哈
哈一阵，就告辞了。这一次，薛
之恒并没有送红包。不过，他吩
咐唐明生，悄悄把办“满月酒”
的账给结了。

这次酒宴，唯独刘金鼎没有
来。那是老师不让他去。事后，
刘金鼎打电话告诉李德林说，徐
亚男张罗着在梅陵县城一家酒店
摆了 100桌！各地都去了人，小
轿车停了一街道。刘金鼎说：老
师，很不好啊，影响你的声誉呀。

李德林放下电话，捧着头，
蹲下了。

第二天，徐亚男抱着孩子、带
着娘家和婆家的几十口子亲戚，带
着几篮子红皮鸡蛋，还有……像得
胜的将军一样回来了。当天虽走了
一些人，还留了十几口子，屋里屋
外全是人……没办法，只好安排在

“农科大”招待所。一住住了三天。

回来后，徐亚男还当着众人
叱责说：“你那个学生刘金鼎，
这么大事，连个面都不照，什么
东西？以后别理他！”

当着亲戚的面，李德林也不
好说什么。可从此后，他又不愿
意回家了。

在这段时间里，李德林的心
情特别不好。家里就不说了，乱
糟糟的。出了门也有不少的烦心
事。尤其是，他的那个被列入国
家项目的“双穗小麦”培植计
划，试验一直没有成功。自从他
当了副省长后，这个课题虽然仍
是他亲自抓的，但他已没有时间
具体参与了，整个培育过程他都
交给了他的研究生。可他的那些
研究生们，在一次次失败后，居
然也有人开始质疑他的“小麦理
论”了……李德林很痛苦，可以
说非常痛苦。他后悔极了。自从
跟这个梅陵徐家庄的女人结婚
后，他觉得自己就像是温水里煮
的“青蛙”，日子一天不如一
天，到了他知道“烫”的时候，
事已晚矣。在此期间，李德林痛
定 思 痛 ， 悔 不 当 初 ， 何 其 如
哉？！思前想后，由他的“小麦

理论”引申到个人情感，他突然
发现，人和植物到底不一样。每
个人都是单个的个体，所谓的朴
实和善良，是不能归类的。那
么，徐亚男呢？

是的，那天晚上的记忆是毁灭
性的。许多天过去了，李德林仍对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忧心忡忡。他
不敢想，她怎么就敢、她怎么就
会、一下子做出那样的事情呢？！

但是，离婚的决心，他是下
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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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赫连东山活到五十八岁，就
快要退休的时候，他一下子懵了。

因为，他突然发现，眼前的
世界，跟他的想象完全是两种样
子。就像是一个人怀揣着巨大的
热情和理想，吃尽千辛万苦，要
奔向一个地方，可到了地方一
看，却是南辕北辙。

这就好比明明种的茄子却长
成了丝瓜；明明浇的是淡水却结
出了海盐果；明明天天剪枝修杈
路漫漫其修远兮却依旧横生野长
狼毒一片。可这又像是养跳蚤却
收获了龙种，屎壳郎一不小心竟

然推出了金蛋子；癞蛤蟆纵身一
跃居然幻化成了天鹅；还真个就
是秋风一醉醒了泥鳅，老锅苦熬
不敌弱水三千；古道西风瘦马，
枯藤老树昏鸦，断肠人在天涯！
到了今天，他终于明白了，什么
叫作五味杂陈。在暗夜里，他常
常痛苦万分地对自己说：我怎么
生了这样一个儿子？

赫连东山有一个绰号：“刀
片”。赫连东山还有一个“敌
人”，那是他的亲生儿子。这个
绰号居然是儿子给他起的。

赫连东山的儿子名叫赫连西
楚。他也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赫连西楚原来不叫赫连西
楚，他叫赫连华生。这是赫连东
山藏在内心深处的一个念想。华
生是福尔摩斯的搭档，他希望唯
一的儿子将来能接他的班。可这
个后来叫赫连西楚的年轻人，私
自把父亲给起的赫连华生改成了
赫连西楚。在虚拟的世界里，赫
赫有名的“西楚霸王”，就是他的
域名。他父亲叫赫连东山，他改
名为赫连西楚，还自称“霸王”，
很有点与父亲对着干的意思。

其实，就个头而言，赫连东
山更像“螳螂”，如果绰号为“螳
螂”或许更确切些。他人瘦，个
高，身柴，臂长，走起路来一探
一探的，就像一个行走的暗蓝色
的衣服架子 （当年公安制服是蓝
色的）。况且他还有许多不良嗜
好。比如：吸烟、喝酒、寡言，
再加上脾气暴躁……在儿子眼
里，简直就是个暴君。

很多人都认为眼睛是心灵的
窗口。但这对赫连东山来说，却
别有一番苦涩意味。这“窗口”
有点小了，还有点，怎么说呢？
赫连东山的眼睛有一点斜视，看
上去白眼仁儿多黑眼仁儿少，睨
睨的。初看略带一点威严。再看
就不行了，再看“杀气”就溢出
来了。客观地说，他的眼睛是用
来工作的。或者用儿子的狠话来
说，是“杀人”的。那是他“杀
人”的工具。不过，很久以前，
同事们曾经给赫连东山起过一个
绰号，叫“电眼”。那是他审案子
审出来的名声，也是同事们对他
的一种尊重，或者叫作宾服。

按市里的统一规定，凡处级
干部，五十五岁退居二线。特殊
情况，可以延长到五十八岁。赫
连东山是市局的破案专家，局长
不放，可他已到了退居二线的上
限，所以他很自觉地把自己的办
公室交出来了。交办公室的时
候，他只带走了一盆文竹。他喜
欢文竹那弱弱小小，让人怜爱的
样子。还有，这盆文竹是“花世
界”集团的老总谢之长送的。他
一直认为谢之长有可能牵连到一

桩案子，这个案子他没有破。他
要记住这个人。

文竹搬回家后，就放在他每
天都能看到的角柜上。他是要时
刻提醒自己，有一桩案子，他还
没有破。

可是，一看到文竹，他就看
见了那串钥匙。那串钥匙也一直
在柜子上放着。钥匙很新，是新
技术的新。也是新生活的新。钥
匙是妻子从北京带回来的，那是
一套房子的钥匙。

这是一种只有单面开槽的防
盗钥匙，用的是日德美意技术的
杂合。日本技术是两条曲线，就
像是小巧的、不穿裤子的女人，
极富诱惑力；德国技术呢，是踱
上去的一层铬，就像是不穿裤子
的女人蹬了一双做工精致的长筒
细腰马靴；美国人最精明，不过
是加了一坠环儿，很像是给女人
配了一顶压有丝穗儿的宽沿草
帽；然后再加上一个意大利的、
有点黑手党意味的西西里标牌，
这就是“洋范儿”了。据说这家
挂有洋名的公司在长城内
外搬来搬去，摇身一变，
就成了中国化了的外企。 31

连连 载载

在一场雪中
多年漂泊的游子
最终选择转身于故乡
我开始回忆朴实的村庄
试着维系炊烟的脐带
伫立三十而立的远山
我不能再去奋不顾身的登高远游
开始往回走
退着回到故乡……

直到听见悬挂他乡的心脏
终止在满天的雪中
对着分离多年的祖国呼喊
故乡我回来了
如一个世纪的钟声
叩响了回归的家门

冬雪之后
再无乡愁

作为一本物理科普书籍，该书既涵盖了基础物理学的
声、光、电、磁、力，也涉猎了高深的量子物理学和天体物理
学，它既解读了日常的潮汐运动、动物体能、视觉暂留等现
象，也介绍了特斯拉线圈、天体黑洞、广义相对论等日常视野
之外的物理理论。这本“旨在探讨江湖世界的物理规律，揭
秘神奇武功的科学原理”的科普读物以武侠故事为引子，将
严肃的物理理论轻松愉快地重新演绎出来，使读者在兴致勃
勃的参读、领悟物理知识的同时，也得以从科学理性的角度
重新检视武侠世界。由此，纯粹的理论学习变得玄幻而奇
妙，在这科学和幻想的交相辉映之下，读者沉浸到一个奇妙
的世界之中，光怪陆离，却又万法归宗。娱乐和科学终于达
成了完美融合，使得武侠“落地生根”，使得物理“花团锦簇”，
不啻为新式科普的典范之作！

人与自然

♣ 郑上弦

竹园秋景

诗路放歌

♣ 吴相渝

冬雪之后

《武侠物理》
武侠演绎的物理更有趣

♣ 孙江华

新书架

鹤寿图鹤寿图（（国画国画）） 孟孟 超超

当郑州市人民公园恭迎秋的
大驾时，百花众芳的酬客热情也
格外醉人。与林荫游人擦肩接
踵，花前笑靥灿烂鲜然不同，东南
一隅的竹园，显得很静谧。别有
一番韵味的竹园，就慷慨地“赏
赐”给我和其他为数不多的游客
欣赏了。

是啊，秋季的竹园有什么可
看的呢？四月，观它的嫩竹破土
时饮着温柔的春雨；伏天，赏它的
酷暑之中劲节虚怀刚阿不屈的挺
拔身姿；冬日，看它无畏风雪立于
天地之间同寒梅相似的一分不
屈 。 而 秋 天 ，又 有 什 么 可 赏 的
呢？竹，它不同于仅仅开放一个
季节便凋零入泥，只求一晌贪欢
的娇柔花朵，而竹是在不倾诉离
殇的绵长岁月之中四季常青的植
物。如果偏要道出竹园秋日的独
特之处，我想，那是它清萧孤凄，
哀而不伤的气氛。

行色匆匆绝对赏不懂竹园风
趣。若身着青衫，浸入迷蒙秋雨，
让故人来寻你，来一场“竹深不知
处”才叫有趣。此时若柔荑再轻
捏起一块桂花酥，佐味叶上露珠
虽品入口，则心荡涟漪也。所以
下午我立即行动起来，当我迈着
小步踱过圆形雕花的小门时，首
先看到的仍是那一望无尽的碧
色。凉风拂过，翠竹便连带着满
身纤长的叶子和着秋风“索索”作
响。那一刻，才终于亲自领会到
了“月中寒影下石池，风起涛音闻
曲调”的听觉饕餮盛宴。但是，待
风离开后。地面上并没有掉落的
竹叶。只是一株小枫树飘下了一
些柠檬黄色的叶子，因为刚刚下
过雨的缘故，地面还未干，所以金
澄澄的枫叶黏在了地上，像是孩童
们用彩纸剪下后摆在地上的窗
花。仔细地端详着竹叶，才发现它
们大多数在尖端都泛起了黄色。
大自然终究还是为不屈的竹子烙
下了印记。在清纯碧色的竹叶上
点缀着一点鹅黄色，在美学的角度
是锦上添花了许多，可我还是更喜
欢它斜鬓插上的这支“鹅黄花钗”
前的不施粉墨。这时，我不禁又
想起了入园时远远望去的一片翠
绿。人们大多都认为它们有极旺
盛的生命力四季常青，而竹子无
力抵抗秋的凭证也只有它们自知
罢了。突然觉得这竹子很令人心
疼，颇有点像江湖中“寂寥也不妨
笑面对人”的侠客。

天突然下起了雨，本有几个
游人也不见了踪影，因为没拿伞
的 缘 故 ，我 只 好 独 自 到 亭 中 避
雨。从亭中看“雨落凡间，天地挂
帘”的景象也一点不比雨中漫步
的情趣少。

雨渐渐停了，天生出了绯红的
霞光。文人墨客常以血比作残阳，
未免有些悲切。倒不如比作为讨
月亮欢心而刻意揩上的胭脂。湖
的另一岸上恰巧有人在仿古的阁
楼里舞着水袖唱戏，台下的观众打
拍应和。橘黄的灯光印在了湖面
上，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喜乐祥
和。远望公园的拱桥，恍惚中竟有
了一丝身在周庄水乡的错觉。公
园的矮墙虽低，但仿佛隔着一面
墙就隔出了两个世界。当街道在
喧嚣的车水马龙中放着一张摇滚
乐碟时，竹园则摇曳着斑驳的树
影唱着一曲唐宋元明清。

秋月已经被太白金星捞起，对
面舞榭歌台也终究是归于了宁静，
我一人“孑然一身”消受这美景。

民俗博物院
从民俗院的门槛跨过，乡风瞬间奔跑而来。
那是炊烟，那是犬吠，是迎亲队伍写下的一路

风采。
那是豆油灯点燃的日子，是火塘旁老农煨烤的

岁月。
春夏秋冬，古老的乡村，结伴星月，沐浴风雨，

在水中打捞祈愿，在黄土中播种汗水，在田野上放
飞瘦长的目光。

纺车停止歌唱，绵长的日子尚在流淌。
耕犁依然坚强，向更深的记忆传递不老的理想。
日子也曾红火，灯笼动情张望。
大地沉睡，男女老少，走街串户，田野盛开大弦

唱腔。
滑州西湖

滑州西湖，美过年轻的窈窕女子。
5亿钱两，是你充盈的嫁妆。西湖如玉，如镜，如

柔嫩的脸庞，将豫北大地闪亮。
和一只野鸭相约，在西湖的堤岸，容柳枝梳理

一路风尘，赴会心中的痴恋。秋风阵阵，痒波层层；
风之手，将水面搓揉，那么耐心，那么娴静。

天鹅编织着天空。天鹅被水波诱惑，渐次滑入
她的胸怀；汁液蠕动，轻疗一路风尘。

夕阳不舍，将飘逸的纱衣，披在湖水之上，依依
恋恋，触动人心；而那芦苇，窃窃私语，渲染平淡中
的情景。

而我，只有将呼吸全部献出，让明珠般的西湖，
融化我的生命。

欧阳修广场
出书院，脚步缝接广场，风儿送来墨香。

透过高大的石像，我看到一代文学巨匠的清
贫。生命的 40多次迁升，如石阶而上，在滑州的脚
印，于青石上闪着寒冽的光芒。

滑州的水土，是温暖的，盛产好客与热情；为古
书中的六字记载，慷慨解囊，将欧阳大人屹立在胸
膛上敬仰。

心愿是一项工程，不仅仅是为一座雕像，更是
过程中的精神担当。政史抒记，文笔飘香，地气流
淌，风骨渐长。气度与理想，沧桑与谏世，似醉似仙，
不在乎仕途中身心动荡。

在广场，天空寂阔。恍惚之中，有旗招展，迎新
涤旧。高大的身影，在穿梭在呐喊，为文学之精神，
为国运之永盛。

移步而上。
我用敬仰将石雕拥抱，寻找冷硬之中或高或低

的声响。
滑州古城墙

在古镇道口，我和3000米古城墙同行。
前方是水天一色，水卧卫河之滨，喂养着古运

河；天是明清的散韵，蔚蓝，高远。
古城墙的血肉，黄土与青砖，相互依偎；几百年

的拥抱，不离不弃。垛口与码头，相望依稀，盈水商
运，迷幻在往昔。

历史曾熙熙攘攘，如今随车水马龙而去。由南
到北，几世繁华，风雨兼程；浪漫人生，水路悲欢，皆
已无影无踪。

古城墙尚在，如躺下的腰身。如一段不断的筋
骨，铭记一段风清日丽的岁月。

城墙内外，一面是原野，一面是古街。当年拥挤
的票号收敛了雄风，商铺小巷焕发新容，只是，处处
尽染烧鸡的味道。

唯古城墙，或荤或素，或闹或静，不语不张，默
默修养。

大王庙
十方之内，四大王集聚。
稠主与盐商，从津门踏水而来，在滑州古渡旁，

圈种夙夜心愿。
他们想在身体上长出风调雨顺，运河水清，梦

想开花，生意兴隆。
于是，战国的李冰，南宋的谢绪，明代的（黄）守

才、（张）居正，清代的（朱）之锡，五位治水大人在民
众的祈愿下，于大庙安身。

他们穿越时空，畅谈和水交流的心得，集结驯
水的本领。

游人用目光和崇敬，拂去塑身上的灰土，让他
们的人生不再蒙尘。

滑台，是叱咤风云的瓦岗故里，刀枪剑戟舞动
天下，大王林立，根植一段激情的历史。而大王庙，
却无硝烟，清净安闲。

这里的大王，不曾金戈铁马，舞枪弄棒。他们用
智慧，用民心，赴约波动的激情。

滑台五章
♣ 唐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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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到林则徐，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虎门销烟。
其实，在他40年的政治生涯里，除了抵御外辱，治水
是贯穿了他的一生。从北方的海河到南方的珠江，从
东南的太湖流域到西北的伊犁河都留下了他治水的
足迹。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林则徐外任浙江杭嘉
湖道。林则徐到任后将水利建设列为主要的施政内
容，亲自勘察的海塘水利，对旧塘脆薄者加以整修，
所修新塘较旧塘高二尺许，并在以前规定的“五纵五
横”之外增添桩石，以求牢固。此任为时不长，却博得
道光的赞许，这是他兴修水利的开始。

道光十五年（1835年），林则徐出任江苏巡抚。6
月，宝山县境内连遭风潮，海塘被冲塌5000余丈，房
倒屋塌，灾民蓬栖露宿，奄奄待毙。林则徐决定对海
塘进行大修，经过他反复计算，修缮经费需要20余万
两，而当时他刚刚奏请动用国库银两对浙江海塘进行
大修，不便再向朝廷请款，怎么办？他带头率领巡、道、
州、县各级官员各捐3000两并发动地方富绅捐输，陆
续募集银两25万两。自此，数百里的塘堤上人流如潮，
万众争奋。巡视工程，林则徐亲自上堤，并逐段用钻子
探测新修海塘的质量。其认真如此，让人感佩。

道光十七年（1837年），林则徐任湖广总督。这

年5月，洪水陡涨，湖北潜江县长湖垸（今熊口镇境
内）、汉川县白鱼垸两处民堤，各有漫溃数十丈——
低洼田亩受淹，各地堤防险工林立。他清醒地认识到

“防守之道尤须于上游加意”。他亲自丈量南北两岸
堤工尺寸，分最险、次险、平稳三项，以便稽查防护。
在大汛期内，督修将溃之处，对险工堤段指示机宜，
加强巡护。这年长江、汉水水势最大，但因为林则徐
和同僚分工巡防，周密查勘，“幸保无虞”。到了年底，
林则徐抓紧冬令水落归槽和农闲，部署了一年一度
的堤防岁修工程。

第二年4月，潜江等州县，“均已报岁修完竣”；等
到8月，“于岁修之外，复经劝捐兴办……各垸老堤加
高撑帮之工，臣皆亲往锥验，均系硪砌坚实，足资抵
御。”到了年底，“经过各属，正在陆续收成，稻谷杂粮
均属丰稔，市价亦皆平减。”这次整治，从道光十九年
至道光三十年，潜江再也没有经受过水灾。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林则徐以莫须有的罪
名被充军新疆伊犁。这年6月，河南祥符（即今开封）
黄河决口，河南全境以及安徽5府23个州县被淹。朝
廷急命军机大臣王鼎为总理河务。他上疏请留林则
徐襄办水务。

林则徐亲自驻守祥符六堡河上，早出晚归，奔波

不息，现场指挥，事事躬亲，甚至日夜与士卒同畚锸，
造坝堵口，博得工地上下的赞誉：“林公之来也，汴梁
百姓无不庆幸，咸知公有经济才。其在河上昼夜勤
劳，一切事宜，在资其赞画。”半年时间里，他“总以勤、
慎、廉、和四字处之”，带病支撑，即使面对流言蜚语，
也丝毫没有却步，始终如一。第二年六月初八日寅
时，堵口工程合龙，东河河口告竣，林则徐却仍被“发
往伊犁效力赎罪”。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为了垦复阿齐乌苏地
亩工程，在伊犁将军布彦泰的支持下，他决定把喀什
河引水渠道拓宽加深，开挖新渠引入阿齐乌苏东界
水源。他对阿齐乌苏渠（即湟渠）采取分段捐资修建
的办法，并且自己主动捐资承建了最艰巨的龙口工
程。至今，伊犁人还是习惯地称“湟渠”为“林公渠”。在
吐鲁番盆地，他对坎儿井的形式和效益做了高度评
价，大力推广，使久荒之地成了沃野。为感谢他，百姓
把“坎儿井”改成“林公井”。

林则徐治水的经历是丰富的，他在当时我国水
利建设上的贡献和功绩堪称独一无二，给我们留下
了宝贵的财富。今天，再读他当年治水的过程，我们
可以读出他怜恤民苦、忠于职守、克己奉公，不计较
个人得失的人格操守。

♣章中林

史海钩沉

林 则 徐 治 水

又见初冬
风歌云唱，燕去空廊
萧萧黄叶满痕伤
旋转摇曳
曾经飞舞的满树芬芳
一叶、两叶，叶叶
飞过红尘 弥亘思念远方的惆怅

又见初冬
落日渐低，长榭夕阳
戚锁眉梢
曾经划过的几缕忧伤
一缕、两缕，缕缕
穿越流年 织尽千年回眸的凝望

又见初冬
薄纸瘦笔，倚楼凭窗
曾经炽热的词画诗章
一句、两句、句句
不曾消减 犹恐熔化缠绵损梵行

又见初冬
天长地远，半世癫狂
曾经再见却薄了时光
一年、两年、年年
托付日月 凝固四季轮回的流觞

又见初冬
♣ 张 娜

——写给诗人余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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